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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接軌國際是國家進步之契機，教育是國家發展之原動力，藉由學校教育創意

擘劃，迎接全球化挑戰，進而培育孩子具備跨國與跨文化能力，具備雙語能力是

當前的重要課題。Lewis, Jones 和 Baker（2012）二十世紀的雙語觀從缺陷變成優

點，從心智混亂變成雙語優勢，從孤立無援轉為協同效益。英國語言學家 Graddol 
（2006）也指出「英語」未來必定成為世界通用的語言，世界公民必備的基本能

力，加上行政院宣示 2030 年全面性實行雙語教育，「英語」的語言能力，將成為

能否與世界接軌的一項重要能力，其主要策略是發展雙語課程與教學，提升學生

英語學習成效與對話能力（教育部，2018）。可見，雙語教育為跨文化意識、社

會相互依賴情感和孩子深度認知之能力打開了大門，同時也是孕育國際意識與國

際素養之途徑，因此，學校實施雙語教育有其必要性。 

在「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政策的催化下，雙語教育在臺灣成為重要

的焦點議題，雙語教育政策論述的出現，將影響臺灣未來 10 年的教育內容與方

向（黃家凱，2021）。然而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其決定權和使用權更是基本人

權之一，當語言連結於特殊文化時，也與文化認同連結，影響人們的行為、認知、

思想和自我認同，同時也是一種學習權利（Fishman, 2001；Sachdev, 1995）。而語

言哲學是哲學研究的一支，目的在以哲學方法分析語言符號、象徵、思想與真理

間的關係，並擴及語言本身結構、語意、語法與語句等諸多性質和規則的研究（賈

馥茗，2000）。哲學思想全賴語言表達，從語言學習的開端之處看，哲學家首先

考慮語言學習的基本因素，即是由字（或聲音）所構成的名詞及其意義，也就是

幫助孩子提高對音素、單詞和句子結構的了解，最終構成語言發展的基礎（親子

天下，2021）。因此，有了語言基礎，才能具備對哲學概念的解釋，以及解決哲

學問題有關的概念，甚至進一步推論與意義有關的概念。 

戰國時代儒家學者和思想家－荀子，其文本具有鮮明的「雅言」特色，卽重

視經典的運用，雖以傳統主義的語言與文學立場，但不拘泥機械性的保守傳統，

而是與時俱進、循序漸進的模式，通過吸收新事物來改造和更新傳統（張瀛子，

2020）。其語言哲學提出一個名稱的分類體系，強調了語言名稱的社會性、約定

性和強制性，論述了語言名稱的的制名過程，他論及了名稱的認知功能，以及人

們對語言名稱同異的感知和認識，最後探討了語言名稱辯說體系的地位和作用

（陳波，2008）。從社會認知觀點來說，認知態度是促進個人行動技能和激發自

我效能的最佳信念（田秀蘭，2003），因此學習雙語時，在社會認知取向理論的

建構下，強化自我效能和行動技能，正向的預期價值觀念，引導個人日後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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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寶華、侯欣彤，2017），是雙語教學值得取徑的方向。 

再者，〈正名篇〉的解析指出其語言哲學的觀點，對於語言哲學的闡述與思

辯，不是關注名實相應的名學議題，而是將「名」放在名的產生、制名樞要，正

名的目標脈絡下，提出「名有固善」又能「指實」（楊自平，2019），這是荀子正

名篇思想的哲學深意。在語言教育的應用上，是落在邏輯理論與知識討論架構之

下，如正名篇中提到：「制名以指實」、「名聞而實喻」和「名定而實辨」，在於對

名詞的了解、認識以至思辨，過程中是借用實物來顯示，對於抽象無實物可指，

用表情、手勢以至行動，最終完全借重語言來「陳述」其意義，哲學中這種情形

最多（賈馥茗，2000）。可見歷來哲學家用語言進行其哲學探討，透過不斷的反

省、批判，形成哲學語言，這可說是語言藉由哲學活動，哲學以語言為基本工具

的最佳表達，本研究動機借重哲學思維與條理，運用語言「陳述」其意義，進而

嘗試將其概念論述到雙語教學之上。 

語言學習的進程反映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學習歷程是學習者學習策略的交織

作用。實施雙語教學，當學生面對有別於其母語之語言時，應該由基本的字詞認

知開始，藉由荀子語言哲學之「制名」、「名聞」和「名定」連結辭意，進而語言

教學的鋪陳和安排，透過「指實」、「實喻」和「實辨」的展開，進行結構性、脈

絡化、思辨化的檢視與探究。荀子語言哲學隱含著雙語教學歷程，不管哪一種教

學歷程所表達、探討的問題，通常是建基於語言之上，因此，綜觀哲學家檢驗觀

念的場域，最終還是在語言的表達與探討，尤其是在語言的精鍊、語言的效度、

語言的弱點，並隨時試探改進之道。如學者 Coyle（1999, 2005）教學理論根據 4Cs
（content, communication, cognition, culture），說明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從語言內

容、溝通、認知和文化之間的分析、搭配與統整（引自劉欣旻、鄭涵予，2019），
以建構認知、技能、情意三大目標，最後透過語言交流達到教育之成效。 

因此，本研究目的以荀子的語言哲學概念，採用其〈正名篇〉之「制名以指

實」、「名聞而實喻」和「名定而實辨」，以文件分析法進一步論述雙語教學之萌

芽期、發展期、適應期之教學實施。 

二、「制名以指實」論雙語教學之萌芽期 

語言所稱之「名稱」，乃「實物名稱」而言，意喻指示一件實物，是最簡單

的名詞，「制名以指實」存在邏輯思維，語言之初在於制定概念，「語」與「物」

連結之後，反應事實客觀，如「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

以辨同異（王忠林，2009）。」强調名實相符，其目的是明貴賤、别異同，使人

與人之思想不致發生困惑與障礙，語言學習莫如是也。荀子：「名無固宜，約之

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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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之實名」（王忠林，2009）。由此可見，物件之初始，由「名稱」出發，是一種

認知態度，促使個人有所行動和激發自我效能的最佳力量（田秀蘭，2003）。 

就語言學習過程，以「名稱」來指示「此物」，未必有「確切」之意義，於

是乎此「名稱」成為「眾所公用」，於是「約定俗成」，就如柏拉圖指出，語詞與

事物之間有其固定的關係，而另一方面又指出，語言也有其約定俗成的一面，柏

拉圖還主張知識先於語言，語言既表達知識，在不同程度上指涉著「真」與「偽」

（關永中，1999）。如何辦別「真」與「偽」，可以藉由「制名」而認知的教學設

計，吸引學生專注在學習內容或基模建構的認知過程，即是「指實」的過程，引

入有效的認知負荷建構外在認知負荷，增進學習者的語言學習的負荷感，幫助學

習者專注於語言學習的組織、整合及基模建構（林輝鐸等人，2010）。可見，語

言學習是基於荀子語言哲學「制名以指實」的邏輯，從創建「名稱製造者」出發，

因此「聞名而知物」，這個物的名稱，是語言中名詞認知最早形成的狀況，欲誠

其意，先致其知，對雙語學習的遷移，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在進行雙語教學時，兩種不同語言的轉譯，就是意味著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語碼轉換在語言教育的運用是雙語教育常見的語言接觸現象（沈家

琪，2018；張學謙，2016），也是一種跨語言的遷移實踐方式。Yiqi Liu（2020）
以香港初中英文綜合人文課為例，發現課堂中師生互動與學生習作，運用跨語際

與跨符號實踐出現即時的自發現象，亦即跨語際與跨符號實踐可作為語言教學時

有計畫的鷹架支持系統。如何運用跨語言與跨符號的遷移實踐，搭起雙語教學之

鷹架，就荀子語言哲學的陳述，「制名以指實」是有批判性的、有條理的理性基

礎，屬於孩子的本質技巧，如同哲學家多瑪斯《論存在者與本質》中，指出理性

認識的起點是存在者與存在者的本質（莊佳珣，2015）。 

Nunan and Carter（2001）也指出，將語碼轉換定義為「在同一言談中，由一

個語言轉向另一個語言的現象。」，強調自然狀態下，運用語言相輔相成的關係，

將第一語言融入第二語言教學，於是分離式雙語觀受到質疑（張學謙，2016），
取而代之的是彈性式雙語觀。Baker（2011）強調「跨語言實踐是透過使用兩種語

言進行意義生成、形塑經驗，達成理解和獲取知識的過程。」這種自然真實情境

下，語言意義的生成、理解，進而形塑成知識、經驗，就是荀子「制名以指實」

的存在邏輯，制名而命之，約之固實，同則同之，異則異之，是一種語言意義的

生成和經驗的總成。 

就如西方哲學家柏拉圖論及語言之先見，在其克提拉斯篇（Cratylus）提到，

當一群人一起共同使用一個名稱時，就是對這個名稱有了一個對應的觀念或形式

（傅佩榮，2020）。柏拉圖和荀子就語言所說的「名稱」，在於指示一件實物，這

是最簡單的名詞，可謂之「聞名而知物」。由此可見，語言最初定義一個物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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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名稱的時候，只是用「這個名稱」來指示「這個物」，孩童在學習第二外語

時，未必有「確切」的意義，藉由「制名以指實」，使這個名稱成為「眾所公用、

約定俗成」的哲學邏輯。 

哲學中所探討的主體「知識論」，在討論到語言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名

詞的意義」，名詞有了意義是知識論經驗的邏輯結果，在卡那普的名著「世界的

邏輯結構」中，藉著建構系統來將語言與實在關連起來，在此系統中人的種種概

念都能夠和感官經驗相互契合（陳思賢，1999）。此時在經驗邏輯下的「名詞」，

透過言談互動時的語碼轉換（code switching），早期被視作一種不標準的語言使

用方式，現今則被視作為自然且正常的語言現象（Wyatt, 2009）。在雙語教學的

過程中，「制名以指實」後，以「跨語言」名實相輔的實踐做為雙語教學鷹架的

過程與模式，對於學生的雙語學習相當有幫助。 

綜觀上述，進行雙語教學之萌芽期時，在「跨語言」的過程中，以「制名以

指實」的實踐，使學生「聞名而知物」，這是語言中名詞認知形成的起始，也是

作為雙語教學之鷹架過程，讓學生能夠意義生成、形塑經驗，達成雙語教學之起

步。 

三、「名聞而實喻」論雙語教學之發展期 

實施雙語教育在經過「制名以指實」後，名詞出現，形成名詞認知，於是「名

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王忠林，

2009）。」知名者知其所以然，期能實喻而後累實，累實而後能異實，異實以喻

動靜之道也，在雙語教學上才能明白說出名詞其特有的性質或內涵，進一步能合

於道、合於心、合於說，才能「名聞而實喻」，達成學者 Cummins（2007）認為

語言教學其背後相互關聯假設，雙語教學直接教學法，僅用目標語，無需依靠學

生的第一語言，進而達成「實喻」，教學過程無須翻譯，第一語言和目標語之間

不應該有翻譯。 

當跨語言教學時，學生對名詞能瞭解特有的性質或內涵，以確定這個名稱和

這個實物全然「相同」，認識和了解名詞性質和內涵，Widdowson（2001）從雙語

學習的觀點以及雙語化的教學歷程，學習者必然運用他們所知的語言「名聞而實

喻」，作為支援學習其他語言。在學習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賦予一個語言的名稱，

便是所謂之「定義」，定義代表對名詞的「概念」，在論及一個實物名詞（即名稱）

時，就會聯想到該實物的形象和特性（賈馥茗，2000），達成兩種語碼之間的語

碼轉換。 

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聞而實喻」越來越豐富，理解先於產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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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彙量不斷累積，隨著學生目標語能力提升，在語碼轉換教學中，可以開始強調

學生的口頭回應，學生的回應簡短不拘，透過回饋教師知道學生是否瞭解，教師

可以示範語碼轉換並鼓勵學生使用，樹立學生的學習榜樣（張學謙，2016）。因

為各種語言系統內的各個元素彼此的關連性是相通的，就語言橫向組合關係

（syntagmatic relation）說明語言學習的關連性，是指對語意的了解，可從前後語

境（co-text）確立語感的正確度，要理解一種語言，不僅僅是把它視為一種形式，

更要能捕捉那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連（陳玉芬、單維彰，2021）。 

在拿捏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連後，以實體隱喻作為一類重要的概念隱喻，對

於形而上概念的理解和定義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概念化的過程中，實體隱喻

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必然（鄧曉淩，2020），雙語教學在「實喻」後「名聞」，

進行跨語言之間語碼的連結，Giauque and Ely（1990）也強調教師以身作則，帶

領學生進行語碼轉換，語碼轉換是有系統的，非隨意的，在「名聞而實喻」後，

讓學生克服對語碼轉換的負面態度，使用越來越多的目標語，也有助於雙語教育

的教與學。 

語言之學習，從「制名以指實」著重在學習過程之知識認知，知識學習取得

後「名聞而實喻」，進而認知理解，由依序回憶到任意回憶，是一種透過自我覺

知，以存取語言相關知識，從認知理解詞彙之間的語義關係，到義詞辨析、多詞

義之處理及呈現等（葉美利與高清菊，2011）。運用在雙語教育，我們發現「名

聞而實喻」是一種語素、語意認知的概念化，具足審定義理所有實喻，也就是雙

語教學時，先把重要的概念、義理以及因果譬喻提出，這是基於認知後的體現，

把所產生的語言和經驗，建立在雙語教學之發展上。 

錢乃榮（2002）認為語素是基本單位，語言中具有意義的最小單位為詞素，

語素是語音、語義相結合的最小語法單位，就修辭格之分類是積極修辭（沈謙，

2010），藉由經驗之想念，累積語意和語素，產生譬喻、明喻、實喻，讓語言不

僅僅是一種認知能力，同時也是一種認知技能，包括知覺、注意、空間以及視覺

等。因為語言澄清是發現哲學中深刻真理的工具，並非「概括的說明」，是一種

「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的「說明」作用，除此之外另有「解釋」

（explanation）的功能（賈馥茗，2000）。在雙語課程的過程中累積素材，將英語

融入學科進行課程設計與轉化，是從多元識讀（multiliteracy）和多模態

（multimodality）的概念，強調語言實踐的變動性，結合多元媒介建構意義進行

溝通（柯宜中、林淑敏，2017），因此雙語教學的課堂從「名聞而實喻」的轉變，

提供聞後之實喻，所產生的語意語素等概念，讓學生語言技巧漸漸的有意識，進

而自主性的轉變為自學能力並提高學習雙語的自信心。 

綜觀上述，雙語教學發展期的進行，是透過「名聞而實喻」的轉化，學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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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語素的累積，經由兩種語碼之間的轉換，實物形象和特性的「概念」形成，

讓學生克服對語碼轉換的負面態度，使用越來越多的目標語，學生語言技巧漸漸

的有意識，進而轉變為自學能力，提高學習雙語的興趣與自信心。 

四、「名定而實辨」論雙語教學之適應期 

語言的學習，尤其是在雙語教學時，「制名」、「名聞」而能「指實」、「實喻」，

進到語言學習適應的階段，過程著重在語言學習的認知與理解之後，在知識學習

進階到後設認知理解，是先從簡單「語」和「詞」開始，然後多聽、多說，熟悉

它的聲音和韻律，習慣語言特性，之後才能創建「名定」而「實辨」之語言學習

歷程。孰悉學習課程進而「實辨」，課程內容得以評判反思，力求思理清晰、有

理有節，而成議論之本，這是語言表述過渡到語言實證的過程，這個過程並非理

所應當、不證自明，表示語言已具意義，一躍而成論述宰制，揭示語言知覺與現

象進入文學場域的可能性（鄭芳婷，2021）。如荀子：「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

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王忠林，2009）。」事物名稱確定，就能分

辨清楚，名稱原則一旦確定，思想就能透過語言溝通，於是就能率眾一統，成為

普羅大眾的通用名稱。 

在雙語教學歷程，我們不強調荀子的論述中王者的制名權，而是借重制名權

的模式應用於教學過程，老師與學生之間跨語言制名的目的、依據、原則、方法

等，讓學生清楚目標語與對應語，減輕學生在詞彙的認知困難，在「名定而實辨」

後善加利用雙語之間相輔相成關係，熟悉教材，不斷的連結第二語言語詞及實物，

進而創造、鞏固第二語言的脈絡與教材、新經驗之間的連結（Butzkamm & 
Caldwell, 2009），也就是名定後能循名責實，正名順氣應之，順氣成象以著萬物

之理，在雙語教學過程中，讓學生能適應主流語言與第二外語之間的轉換。 

語言澄清是發現哲學中深刻真理的工具，哲學的真理刻畫著歷史軌跡，歷史

存在於記憶與遺忘之間，而語言恰是唯一橋樑（陳碧祥，2002）。依荀子語言哲

學之目的「指實」、「實喻」而後「實辨」，就雙語教育的過程來說，就是「制名」、

「名聞」而後「名定」，也就是語言共同體為某個對象選定了某個「標籤」，後者

就開始保持確定，不能輕易地被改變（陳波，2008）。可見「名定」後而能「心

知」，「心知」而後能「實辨」，在荀子知識論上是經驗與理性並重，提出「學不

可已」、「辨合符驗」，強調經驗學習的累積；另外也主張「心有徵知」、「知通統

類」，肯定心知後主動認知與推理的功能（陳碧祥，2002）。於是跨語言之間有了

溝通符號或媒介，語言表達思想、文化、情感、生命有了具體表現與適應，約定

了名稱的社會性內涵，借重語言來「陳述」其意義，也就是「心知」後而「名定」

理解，進而「實辨」予以澄清思辨，最終適應「名」、「實」之間的「標籤」關係，

內化為自己的語言價值及語言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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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語言哲學思想主要通過「名實之辯」和「言意之辯」展開的，「名實

之辯」的語言本質觀是以名期累實、約定俗成、循舊作新的語言發展；「言意之

辯」是以通過「虛壹而靜」的方式，把握語言學習之言既可盡意又不可盡意（彭

傳華，2008）。就學習者來說，雙語教學必須先掌握「名實之辯」和「言意之辯」，

達到課程中跨語言溝通與實踐，在教學過程才能解構「名」與「實」之間的「標

籤」關係，而能「辨合符驗」、「知通統類」，如果學生無法分辨，甚至不理解教

師的英語指令和引導語，具備的專業知識和英語理解能力有明顯的落差，聽力理

解能力不足，就無法瞭解授課教師的講解（高郁婷，2018；鄒文莉、高實玫、陳

慧琴 2018）。 

雙語教學時，教師先使用目標語，在跨語言轉換解碼後，語言澄清明辨，瞭

解訊息內容，提升理解能力（Mattson and Burenhult, 1999）。學生在「名」與「實」

之間能夠擴展、澄清、解說，語碼轉換的效果是螺旋式、隨意循環的方式呈現

（Butzkamm, 1998），當語言是「完整的」、「整體的」不可切割之時，就如同雙語

學習進入全語言（whole language）的概念，其過程是全面的，無須切割成語音、

字彙、詞彙、和句子等片段，內容或技巧也不需要零碎劃分，是一種完整的真實

語言學習，對學習者來說是有意義的「全語言」（whole language）（林惠娟，2004）。
全語文學習是一種教育哲學觀，當雙語教學臻於全語言境界時，是強調語言的整

體概念，統整雙語教學聽說讀寫能力，倡導在自然真實的情境下，建構完整的學

習脈絡和學習意義，讓語言的學習進階到實際運用的過程。 

在「名定而實辨」後，如柏拉圖的克提拉斯篇（Cratylus），一群人共應用一

個名稱，就是已經對這個名稱有了一個對應的觀念或形式，將單個的名詞串連起

來，加上述詞、形容詞等而成「句」，句與句連接在一起成為概念，概念組成一

個體系，出現了「知識」和「哲學」（賈馥茗，2000）。雙語教學跨語言的應用形

成「通用語文」，學生使用外語對話時，瞭解涵意與正確性，對雙語教學的認知

與看法越高，學生對雙語教學的接受度越高（吳巧雯、顏瓊雯、潘裕豐，2021），
運用荀子「名定而實辨」的語言哲學，最終達到雙語教學跨語言溝通與實踐，提

供雙語教育社會化的過程，提升學生對雙語教學的認同與適應。 

綜觀上述，確定「名」、「實」之間的「標籤」關係，在「名」與「實」之間

能夠擴展、澄清、解說，此時雙語教學時在「名定而實辨」後，跨語言之間有了

溝通符號或媒介，善加利用雙語之間相輔相成的關係，不斷的進行第二語言與主

流語言之間的連結，進而理解、思辨，讓語言表達有了具體表現，此時不僅提升

學生對雙語教學的認同，更使雙語教育進入適應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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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雙語教育的學習進程，藉由語言哲學反映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學習歷程是學

習者學習策略的交織作用。雙語教學實施策略，以荀子語言哲學來論，名稱、單

詞的語言形式是由一個單名構成的，單名要足以清楚地表達事物，就必須「制名」、

「名聞」和「名定」，進而達成「指實」、「實喻」和「實辨」，如：「單足以喻則

單，單不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不為害矣（王忠林，2009）。」

這當中隱含著語言教學歷程，如柏拉圖的克提拉斯篇（Cratylus），語言起始於一

個共用名稱，對這個名稱有對應的觀念，再將名詞串連起來而成「句」，句與句

連接在一起成為概念，概念組成一個體系，出現了「知識」和「哲學」，最終達

到雙語教學跨語言溝通與實踐，提供雙語教育社會化認知的過程。 

進行雙語教學時，以荀子的語言哲學中，名稱是事物在語言和思維中的代表，

「同則同之，異則異之。」「知異實者之異名也，故使異實者莫不異名也，不可

亂也，猶使同實者莫不同名也。」於是對名稱理論作出系統性的詮釋和建構，其

結論如下： 

1. 「制名以指實」，使學生「聞名而知物」意義生成 

進行雙語教學時，在「跨語言」的過程搭起鷹架，以「制名以指實」的實踐，

語言中名詞認知的形成，使學生「聞名而知物」，也是作為雙語教學時字詞意義

的生成和經驗的形塑。 

2. 「名聞而實喻」，使學生「累文知名」概念形成 

雙語教學時透過「名聞而實喻」的轉化，學生認知名詞語素的累積，經由「跨

語言」語碼的轉換，字詞形象、特性的「概念」形成，讓學生語言技巧漸漸的有

意識，提高學習雙語的興趣與自信心。 

3. 「名定而實辨」，使學生「變異而類推」具體思辨 

雙語教學時在「名」、「實」之間的「標籤」關係確定，字詞之間能夠擴展、

澄清、解說，此時「名定而實辨」後，「跨語言」之間有了溝通符號或媒介，不

斷的進行字詞之間脈絡、教材、經驗之間的連結，進而理解、思辨，語言表達有

了具體表現，提升學生對雙語教育的認同。 

實施雙語教育，其教學過程，就如荀子所云：「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

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王忠林，

2009）。」教學是以「指實」出發而能意義生成，之後「累文知名」概念形成，

最終「變異而類推」具體思辨，教學過程中能夠「指實而知物」、「實喻而累文」

和「實辨而類推」，才能達成荀子「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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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悖。」由此可知，學之道，先制其名、聞其名、定其名，然後力行以求其至。

透過荀子語言哲學，學生不斷的連結第二外語語詞及實物，熟悉教材「指實」、

「實喻」和「實辨」，有助於創造、鞏固第二語言的脈絡與教材連結，讓第一語

言和第二語言之間的連結有了溝通符號或媒介，彼此相輔相成，進而理解、思辨，

達成「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提升學生對跨語言的運用與認同，進

而提高學習雙語的興趣與自信心。 

本研究以荀子語言哲學觀點論及雙語教學，但現階段雙語教學百花齊放，各

彈各的調，畢竟雙語教學的實施並不限於關於名稱的教學，「制名以指實」、「名

聞而實喻」、「名定而實辨」是以語言哲學之邏輯取向，況且一種文化的語言概念，

有其獨特性與異質性，一時之間難以找到另一種語言的詞彙來傳達或替代，供後

續研究者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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